
永恒的航线
□刘春龙

中国是一条河

您是一条船

这条船启航于

一九二一年

近百年的航程该有多么远

越过多少激流多少险滩

世界是浩瀚的海

您是一条船

再过五六年

就航行够一百年

今天的排水量您想翻多少番

红色巨轮要航行在天地间

啊，这条船一直叫中国共产党号

旗帜上一直飘扬着坚定的信念

启航时您开天辟地敢为天下先

而今您信心十足 行稳致远

乘长风破巨浪您奋勇向前

百折不挠地驶向理想的彼岸

彼岸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您

航行不止

永恒的航线

谁在唤我的乳名
□武建华

我已被热闹得充耳不闻了

我已被闪烁得视而不见了

我似乎成了聋人和盲人

反而这时我更能看到一种光

照亮了我的来路

我更能听到一种声音

改变着我的行程

这时，我径直往回走

越走越接近

来路的方向——

我更听清了

前夜的歌声，以及

谁在唤我的乳名—— 累累累2

作家走笔

赵长春

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新疆读书。

2007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
遗产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在新疆人民剧场举办新疆各民族传统

艺术专场演出。当时我在新疆大学读书，

对于从内地来疆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欣赏机会，所以我早早来到演出地

点。

舞台前后，演职人员在进行紧张的准

备：各民族演员化妆、走场；剧务人员在布

线、试音、摆放椅子；哈密市五堡乡拉甫确

克村的民间艺人，83岁的胡加木尼牙孜·

克雅尔在幕布后走着“依拨坡塔”舞步；来

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民间艺人

在往脸上涂着油彩；准备表演阿肯弹唱的

哈萨克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员在梳理着小

马鞭；“新疆花儿王”韩生元先生85岁了，
由弟子搀扶着坐在一边休息——他不顾

年迈多病，特地从米泉赶来，要为第一个

文化遗产日表演花儿和回族小调；还有的

演员蹲在地上喝水，有的靠着梁柱抽

烟……由于演员们从全疆各地抽调而来，

旅途疲劳，现场显得很忙碌，虽然演出马

上就要开始。

突然，激越的《国歌》奏起，主持

人没有要求什么，可是，各族群众都自

觉地肃立了。韩生元先生站起来了，颤

巍巍的；高大的胡加木尼牙孜·克雅尔

白袍，白须，满脸庄重；喝水的演员忙

将水瓶往脚边一放，吸烟的演员将烟蒂

踩在了脚下，涂油彩的演员停下了笔，

调音师取下了“耳麦”，舞台下原本用报

纸、折扇遮挡阳光的观众也自觉肃立！

伴随着《国歌》曲调，他们嘴中喃喃有

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细节！各民族人

民表达得自然、纯朴，有的还手抚胸前，满

脸庄重，目光流露出自信和坦然。这个细

节让我感到了一种力量，就要大声唱出我

们的国歌，唱出我们民族的团结，祖国的

繁荣昌盛！我们共升一面国旗，共唱一首

歌，共爱一个美丽的家园：中国！

——所谓国家，就是一片山河的凝

聚，所谓民族，就是一个个个体人物的总

和。在新疆的日子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为自己是个中

国人而骄傲！累累累2

国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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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说

心灵感悟

笑尘九子

白河副刊

卞和玉
之断想

年幼时读 《史记》，知道了和氏璧的故

事。知道那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后来……

被制成了“受命于天，既恒且昌”的传国玉

玺。到西汉晚年，王莽逼宫逼得太后大怒，当

场把玉玺摔碎了……再后来又补起来，又在战

乱中迷失不知所踪……还知道什么？不知道

了，没有哪个史学家实实在在地告诉过我们。

和氏璧当然是和氏从石里凿出来的。而和

氏从哪座山或哪块地里得到这块石头？我们仍

旧是不知道。

虽然有众多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和

氏璧最初的苦难故事发生在楚国。献玉的卞和

应是楚国平民。

从史书和往文记载中，和氏玉是“荆山之

玉”，这说的就是产地了，但荆山在何具体位

置 或 里 头 有 无 玉 矿 ， 则 又 将 问 题 引 向 了

“谜”——我们还是不知道。

卞和抱的那块包玉璞石究竟是哪里来的？

今天的学术界亦无从考察。是新山玉？是和田

玉？似乎都有点牵强——那些地方离楚国太远

了。卞和不可能抱着它左右觅缝地寻见楚王。

学术界江富建、赵树林等著文《独山玉文化概

论》里说到它似是独山玉，我觉得与事实真相

近了。

这块玉石从楚国而至赵国，又至秦国，在

诸侯国中千里流移，我认为它的块头本是不小

的，加上外边的石衣，一个人抱着到处去说服

别人，一转再转，周转多国，今天看是件很不

容易的事。

玉的本体现在已经不易考察。我们知道的

事是蔺相如抱着它从邯郸到秦国“完璧归赵”

一个来回，最终复落入秦手，可见凿为玉璧后

它的体型不会太大。但璧是那么薄薄的一个圆

环怎么凿玉玺？从璧的哪一端着手开凿？这玉

璧应该不小，太小了凿成传国玉玺就显得“不

大方”了。

《史记》 里头如是说：秦王坐章台见相

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

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

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谓秦

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

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

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

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

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

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 何者？严大国之威

以修敬也。今臣至， 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

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

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坐着的秦王群臣、

美人可以传观，相如可以抱着它“却立依

柱”，它应该是如我们今天玉茶盘那样玲珑，

那么携带方便。它被凿成玉玺该是茶碗大小比

较合乎想象。

我们读《史记》，从中能找出这块玉的印

象不过尔尔。

从地理上说，独山就在楚国境内。现在的

独山就在南阳市郊离着楚长城大约几十公里的

样子。今人考证南阳曾为楚国首都。卞和就在

这里推销他的美玉是近乎事实的构想。从玉的

材质、硬度、色泽和现在独山玉的开采状况推

断，春秋时期有这么一块裹着玉的石头从山间

滚落人间，被卞和识破、推荐、面世、惊

世……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今天独山玉石的开采仍在不停推进。世界

上爱玉的人无论从挣钱的角度、收藏的角度，均

越来越看重这座方圆不过数里的小山和它所蕴

藏的玉宝。我们尽管已无从确论那块卞和玉是

否真的就是独山玉，但我们可以确论：独山美玉

越来越成为人们精神美学追求的向往。累累累2

擦桌子小悟
经常见一些不大不小的老板，专门雇一个小

姑娘给自己擦桌子，再雇一个半熟不熟的茶道

美女给自己沏茶。

后来这些老板大多都倒下了。

想起我认识的西峡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

有阵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我们曾经是邻居，我

去办公室看他，我的天，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

侍茶的美女，一个沏红茶，一个泡绿茶。门口

还有一个专门打扫客人走后落下的烟蒂纸屑等

卫生的中年妇女。我惊问:老总兄，光您办公室
这三个服务专员，一年得开销多少钱啊？他淡

淡地说，别管那，喝茶吧。

而如今，这位仁兄在监狱里已经喝了三年

光汤——进去了。60多岁的人了，听说骗了好
几个亿，恐怕这汤要喝到永生了，冷清清的号

子里，尚谈红茶绿茶之色香味乎？

我所敬慕的诗人兼小官吏李商隐，就是专

门写《无题》 情诗的那位，也写有一句哲理

诗：历揽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破由奢。奢

靡、奢侈与奢望，自古以来都是取败的根本，

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

我也是曾经雇过小姑娘专门擦桌子的，也

是雇过美女专门沏茶的。如今每天早上来到办

公室，我第一件事就是擦桌子烧茶。县长市长

省长都身体力行，亲自泡茶擦桌子，咱一个种

树的，不这样做不是找死吗？累累累2

诗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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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现

青山绿水

如果你无暇去远方欣赏大自然的美

妙与奇幻，无暇让远山圣水去洗涤疲惫

的心灵，那么，趁秋光正好，你不妨到

南召崔庄乡古路河看看，看古路河的满

山红叶，看那让人沉醉的一树金黄，看

那深深浅浅的远山剪影，看那喷珠吐玉

的山间清流，那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和

韵致。

出南召县城，沿黄鸭河一路向北五

公里至崔庄乡，在进入崔庄街的当儿，

忽见一条河流，河水汤汤向西南流去，

两岸杨柳依依，水清沙白，满眼宜人景

色。此河，乃古路河是也。

仿佛已经亲近，其实尚在化外。沿

河岸东北行，山势渐高，河流渐窄，过

程家庄后，河流一下子钻进了大山深

处，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为寻其

踪，你不得不随之进入迷宫一样的大山

深处。

古路河发源于崔庄乡境内的圣人

朵 ，圣人朵传说是理学创始人程颢、

程颐修行的地方，后来两兄弟幻化成了

大圣人朵和小圣人朵，大圣人朵海拔

1558米，小圣人朵与大圣人朵仅差几
米，两兄弟比肩而立，雄姿伟岸，直插

云霄。在圣人朵的原始森林里，浅浅细

流汇成山泉，然后，在山间跳荡盘旋，

左右腾挪，绵延25公里后，流出大山，
注入黄鸭河，成为南召县城的母亲河。

秋天是古路河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放眼望去，天色澄碧，远山霭蓝，流云

洁白，让人心中不染尘念。两岸枫红栎

黄松绿，满目姹紫嫣红。山涧溪畔，农

家屋前，一树树熟透了的柿子灯笼般挂

在枝头，与农家的笑脸相映成趣，一棵棵

山茱萸树结满果实，挂着清露，鲜艳欲

滴，招摇着秋天的成熟、甘甜与美好。

越往山里走，秋色越浓重，山势也

越陡峭。河水从乱石中穿越而出,颇有气
势。古路河里的石头也极有看头，或兀

立岸边，或中流砥柱，大的如船、如

牛、如房屋，小的如凳、如椅、如鹅

卵，若有兴趣，你可以到河谷里寻觅，

或许能收获到一块奇石带来的惊喜。秀

龙潭下有一堵巨石，体大如塔，置于潭

泉之上，摇摇欲坠，但仍矗立不倒，细

察，下方有一斗大小石，在默默支撑，小

石与巨石接触的地方，已经碎裂，且有殷

红的血迹渗出，看后让人唏嘘——这方

小石，当属古路河中最奇最美的风景。

古路河两岸泉瀑众多，潭潭相连。

秀龙潭、天坑谭、黑龙潭……几乎每座山

下、每道沟里都有，只是有大有小，或飞

流直下，响声如雷；或飞珠溅玉，若琴若

鼓，每一处都让你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不身临其境，你是难以想象它的绝美和

恢宏的。

古路河美丽的景色里，文化底蕴、人

文景观俯拾皆是。不仅有“二程”修行的

圣人朵，在程家庄的白草岭、鱼池村的观

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这里出土了许多打制精细的石铲、石斧、

石箭镞和古人类的生活用品，还有仰韶时

期的彩绘陶片等等。回望历史深处，仿佛

还能望见在古路河的山林中、河道旁，奔

跑跳跃的南召古人类的身影……

若是有些疲惫，你就走进干净整洁

的农家小院里暂作歇息，映入眼帘的一

切都让人感到亲切。

淳朴的乡亲们在古路河两岸的农家

乐里忙碌着他们的身影，秀美的山水和绿

色生态食品，为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为乡亲们带来了财源和希望，也为

人和自然的融合提供了心灵的栖园。

山为骨，水为魂，古路河奔流而下，

它的魂魄不仅妩媚，还多了些山的傲

然。走近它，就走进一幅迷人的画卷里，

就走进一首优美的诗歌中，不知不觉间，

心就醉了。累累累2

秋醉古路河

武春华

往事如烟

父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祖祖辈辈
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自我记事起，家

里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父母亲早出晚

归到生产队里干活，到头来，还是因为人

口多，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们姊妹6人，还有一个哑巴叔需要
父亲养活。父亲教过几年书，由于维持

不了生活，无奈向公社辞去了教学的工

作。父母总是一大早到生产队干活，披

星戴月也难免全家人食不果腹的尴尬。

只记得父亲每天天不亮一出门，就拎起

那条油光发亮的桑木扁担，到夜幕低垂

时才脚步沉重地拖着那根扁担回到家

中……此时，扁担的重量对他来说，像万

吨巨石。

不懂事的我，那时不止一次地问父

亲：“爹，你这么大的人，连根扁担都拿不

动，扁担究竟有多重啊？”父亲抚摸着我

的头，苦笑着说：“是啊，就是不轻，它担

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父亲的话，我不懂。我好奇地打量

着这根早已被父亲肩头磨平的扁担，仿

佛木头纹理里浸透着父亲的血汗。我拿

在手里掂量着，也能不吃力地拎起它。

我也曾多次调皮地坐到父亲挑起的箩筐

里，让他挑着我回家。等到长大后，我才

体会到父亲的劳累和艰辛。

从大集体到包产到户，风风雨雨，这

根扁担伴随父亲一路走来，担石担土，担

柴担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茅
屋变成了瓦房，又盖起了三间砖房，有白

面馒头吃了，父亲很满足地对我说：“现

在我们自食其力，不用担心再忍饥挨饿

了！”

如今的我已进不惑之年，父亲已年

逾古稀。直到现在，我家还保留着这根

扁担。它经历了一个时代，挑起了一个

家庭。父亲长年累月劳作不辍，从青年

到几近耄耋，这根扁担压弯了父亲原本

结实的身躯，辛勤的耕作使父亲烙下病

根，饱受坐骨神经疼的折磨。

现在，每当我百无聊赖、心灰意懒的

时候，我的眼前总浮现出父亲的扁担。

它令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

和希望。累累累2

父亲的扁担

吴浩雨

乡土情结

有时候乡愁是一声鸟叫，有时候乡

愁是一滴雨声，有时候乡愁是聒噪的蝉

鸣。但于我而言，乡愁就像久远的狼

声，呜咽至今。

很多时候，我猛然感到有无数的愧

对之情。或者愧对初恋的诺言，或者愧

对父亲积蓄一生力气盖成的即将坍塌的

房屋，或者愧对被掩埋掉的一块一块石头

垒砌成的水渠，或者愧对毁于一旦的橡树

林。而更加愧对的是永远消失了的狼嚎，

不仅仅是一个村子，而是方圆百里再没有

听说过狼的音信。也许有一天，我们要到

非洲大草原，去寻觅乡愁了。

房屋对面的一片桃树林，一年四季充

满了阴森可怕。尤其桃花盛开时节，那些

桃花，似乎有一种被狼统治下的凄美。童

年的我总对那一片桃树林充满敬畏，只有

在五月桃子熟了的时候，人们才会走进

去。那一片桃树结出的桃子特别甜，由于

成熟期的差异，桃子能从五月吃到接近七

月，慢慢的人们对狼也有奇妙的变化。大

概因为狼守护过桃树，爱屋及乌，村人对

狼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半夜里，狼的叫声不断从那片桃林

穿越成熟的麦田，再穿越一片槐树林，

飘过一片麦田，到达院落，声音从窗外

刺破酣甜的鼾声，抵达我的内心。我有

些战栗，紧紧抱住熟睡的父亲，吓出一

身冷汗。狼声与狗吠相交织，是彼此共

鸣，还是彼此敌视，相互对抗示威？如

今这狼声已成挥之不去的乡愁，夜夜咆

哮般涤荡心灵。

不知时何，河水慢慢长高，再也落

不回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狼群集结在

河畔盘旋。那些狼总会成双游到对岸，

也会成对从对岸游回来。狼很狡猾，有

一次混到羊群里。二舅一向心细，及时

发现，喝退了那只狼。狼有很多绝技，

不像豹子用蛮力。遇到大的牲畜，它们

常常是赶着牲畜走，走到僻静地方，然

后下手，狼群分而食之。

狼无数次向人类进攻，其实是为了

求得它们生存的权利。人类夺取了狼的

食物：野兔、野羊、野豹。狼不得不冒

险与聪明的人类过招，其实已经陷入绝

境。天池岭是狼唯一的领地了。领地是

一个任何族类的天堂，地球赋予不同族

类不同的智慧和生存能力，彼此竞争，

彼此相爱。人们数百年拓展开荒，破坏

植被，猎食兽类。桀骜不驯的狼，家族

越来越小，仅剩十几只狼在那里嚎叫，

若有人惊吓，领头的狼带着它们一溜烟

消失了。

我们在一步步排挤这些具备血性和

战斗意识极强的生命体——可惜它们没

有翅膀，否则它们会飞翔蓝天。其实它

们有时真的有翅膀，能翻越人们构筑的

围墙，躲避猎枪和狼烟的驱赶。

我们很多时候对狼充满敌意，恨不

得赶尽杀绝。其实狼也是有感情的动

物，一件事，竟让村里人减少了对狼的

一丝隔膜。村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

年，把狼崽逮住带回家。接连几天，母

狼面对小狼不停悲鸣，声音低沉。尽管

每天美食相待，用鸡肉喂食，但小狼崽

听到妈妈的呼唤，依然悲鸣不已。最后

少年不得不把小狼崽送到一个安全的地

方，让母狼接走了。白居易有诗云：“谁

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

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回望人

性的丑与善，自私与温暖，我们人类其

实犯下更多的错误，不仅掠夺万物共同

的资源，更无情夺去了同类的领地。

雪洼儿是我们村这一带最神秘的地

方，树多沟深，人迹罕至，是狼容易隐

身的地方。当狼不再出没时，我们穿越

藤蔓，小心翼翼钻进狼生活过的洞穴，

寻找狼生活的痕迹，寻找丢失过的羊的

皮毛，寻找丢失过的猪的皮毛。

可是我们一无所获，有些怅然。再

后来，我们把狼忘得一干二净。倒是草

食动物，黄羊、獾子、野猪，历经人间

的苦难，今朝重新多了起来，活跃在田

间地头，穿梭在山野峡谷。它们昔日的

敌人不见了，对于它们，对于人类，不

知是悲哀还是幸运。

那再也听不到的狼嚎，慢慢成了萦

绕在心的一抹乡愁。累累累2

狼声久远 乡愁难消


